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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杨轶男

  两口子专心挣钱奔前程，姥姥在家照顾好孩

子。这样的分工，在王燕（化名）心里原本是完美的，

但最近“梦碎了”——— 姥姥和孩子琪琪都出现了一

定的心理问题，“当听到心理咨询师的诊断时，我崩

溃了”。

  琪琪出生4个月时，王燕返回工作岗位，姥姥千里

迢迢从老家赶到北京，开始扛起了贴身照顾琪琪、料

理家务的重任。而看似平衡的背后，是姥姥心理的失

衡——— 感觉被“困”在这个家里的焦虑，加上不能尽孝

床前来自自己母亲的电话责备，让姥姥对琪琪“又爱

又恨”，用心理咨询师的话来讲，“琪琪成了姥姥实现

价值的工具”，6岁的孩子不再允许犯任何错误，失去

了哭泣的权利。

  虽然王燕家的情况有些特殊，但为了照顾孩子从

老家赶到城里，全职带孙辈的“老漂族”，确实存在着

各种各样的问题。

  64岁的吴爱芳（化名）是湖南人，儿子大学毕业后

选择留在北京工作。两年前，为了照顾年幼的孙女，吴

爱芳在儿子的邀请下来到河北廊坊燕郊（紧邻北京）

与儿子儿媳同住，照顾一家人的起居生活。“年纪大

了，干不了别的，也只能看看孙子，做点家务，都是为

了孩子们能幸福。”吴爱芳说，但幸福的背后，付出了

多少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

岁以上的人口超过2.6亿，占比18.7%。按照中国的传统

观念，这些老人在家庭中往往承担“带孩子，做家务”

的重任。其中，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人口流动加速，

越来越多的老人为了照顾孩子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

城市，走进陌生的环境。

  这些老人在异乡生活得习惯吗？和邻里关系融洽

吗？生病就医方便吗……带着这些问题，《法治日报》

记者展开了调查。

总在忙

接送孩子买菜做饭三点一线

  “不说了，我得给孙子做饭了，不然就来不及了。”

62岁的陈璐在河南驻马店正阳县的出租房里接受记

者采访时，时不时抬头看钟表，在临近中午11点时，急

匆匆地结束了采访。

  陈璐是正阳县吕河乡人，以前一直生活在乡下，

儿子儿媳常年在外打工。为了让孙子接受更好的教

育，儿子将孩子转到了县城上学，陈璐也开始了租房

陪读的生活。“家里还有田，家门前有一小片菜地，

养着鸡、鸭，这些也都离不开人，所以他爷爷就留在

家里。”

  学校、菜市场和出租房，是陈璐在县城陪读生活

中最常去的三个地方。

  出租房不大，屋内只能摆放下一张床和一个衣

柜。在这个逼仄的空间内，陈璐还是想办法为孩子安

置了一张书桌。孩子今年读初二，从书桌上方张贴的

奖状可以看出他学习成绩优异。“这些奖状也是我的

军功章，也算是对得起他爸妈，对得起自己了。”陈璐

颇为自豪地说道。

  据房东介绍，由于位置距离正阳县第一小学和第

一中学都比较近，家里的空房常年租给陈璐这种带孩

子来读书的租户，大多是老人带孙辈，因为孩子的父

母要外出打工赚钱，毕竟供孩子读书和老人生活也需

要不小的支出。

  在陈璐的手机闹钟上，只定了3个时间：早上5点、

中午11点和下午4点半。这是提醒陈璐做饭的时间，

“我吃得早点晚点都无所谓，主要是因为孙子要上学，

一切都得按照他的时间来”。

  按时做饭、准时吃饭、接送孩子，必须要牢记遵

守，对吴爱芳而言也是如此。由于儿子儿媳要早起上

班，吴爱芳每天必须要赶在7点之前做好早饭，等儿子

儿媳吃完走后，再把孙女喊起来吃饭，“晚一步，步步

晚，时间都是固定好的”。

  “哪有什么闲工夫呢？吃完饭送完孩子上学，还得

去买菜。买完菜回来还得洗衣拖地。只要你想，总会有

各种家务等着你干。”在回答记者“空闲时做点什么”

的问题时，吴爱芳看着刚洗完晾晒的全家衣服感

慨道。

  刚来燕郊时，吴爱芳对一切都还不熟悉，只能去

楼下的超市买精品菜，后来偶然得知附近3公里处有

一个大型菜市场，蔬菜新鲜价格又低，她便每天来回

步行6公里去菜市场采购。

  “时间到了，我得去接孙女放学了。你看，我这一

上午就买了点菜，别的什么也没干。”吴爱芳有些懊恼

地说。

  “什么也没干成。”常常是吴爱芳对自己忙碌生活

的评价。

  在北京一些公园、社区走访中，记者充分感受到：

老人们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资

源，共同应对养老和育幼的双重挑战；另一方面，当一

个随迁老人面临被“连根拔起”的新生活时，家庭成员

间的摩擦和冲突很可能加剧。

  63岁的韩阿姨告诉记者，她对儿媳的生活习惯忍

无可忍。从湖北来到北京帮忙带孙女后，平时勤俭节

约的韩阿姨对儿媳的“买买买”尤为看不惯。实在忍不

住了就和儿子唠叨几句，儿子劝她看开点，不要过问

年轻人的事儿。她平时做家务、带孩子本来就很累，心

里的委屈无处诉说，老伴又不在身边，也没有认识的

朋友，从不参与社区活动，重压之下她就一直想带孙

女回湖北生活。

不适应

语言不通社会隔阂各种困境

  从农村来到城里，千里迢迢从老家来到一个陌生

的城市，老人在帮助子女照看孙辈之余，往往对新的

生活一时难以适应。

  语言不通，是“老漂族”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我不太会说普通话，有时候出去跟人家聊天的

时候，别人总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吴爱芳稍显尴尬。

也因为这一点，已经在燕郊生活两年的她依然没有交

到什么朋友。

  吴爱芳偶尔会听说社区里举办文化活动，但她从

来没有参加过，“不知道怎么沟通。而且太忙了，照顾

孩子、做完家务也没啥时间了”。 

  这一问题在刘氏夫妇身上同样存在，两人今年

70岁，半年前，为了照顾独自在北京租房考研的外

孙女，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孩子父母都在忙工

作，我们老两口在老家也没什么事儿，就来北京照

顾她”。

  由于语言不通，刘氏夫妇刚到北京便遇到不少难

题，“我想买个猪肉三鲜包，但卖包子的人听不懂，最

后我用手指着价目表，人家才弄明白”。

  在老家，刘氏夫妇每天晚饭后都要去家附近的广

场散步，跟大家聊天；来到北京后，两人很少出门，也

不喜欢跟人来往。“人家都听不懂我讲话，自然不愿意

跟我说话，与其在人堆里像个傻子，还不如待在家里

不出去。”刘老爷子说，他们现在每天都围着孩子转，

一直忙家务事，“小区里都是高楼，每家都独门独户，

邻里见面只是打个招呼，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交流，所

以也谈不上熟悉”。

  吴爱芳对此也深有感触。她说：“我们都住高楼

里，进了屋就关上门，邻里之间基本没有交流，人际关

系比较淡。”

  在王燕的母亲看来，这个社区10多栋住宅楼里住

满了几千人，但都是陌生人——— 由于不会说普通话、

不识字，在这里，她的朋友圈只有儿子、儿媳；能称得

上点头之交的邻居只有一个；平均每月在社区遛弯的

次数只有一次。

  近两年，王燕母亲的心情越来越差，屡次想回家

乡，却说不出口。用老人的话来说，自己的老母亲尚

在，却不能尽孝床前，特别愧疚，但也知道女儿这边需

要人手。只有面对孙女时，她才感觉到自己是被需

要的。

  可孩子们回家后，王燕母亲又常常感到很失落：

“他们回来后，要么看电视、玩手机、逗孩子，要么还要

忙工作。我理解，他们白天累了一天，不想说话很正

常，但这样的生活确实令人感到煎熬，有时候我觉得

自己被判了‘有期徒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刑满’

回家。”

  智能鸿沟，是“老漂族”遇到的第二个难题。

  乘坐电梯、刷码支付，这些年轻人习以为常的生

活方式，吴爱芳却学习了很久。吴爱芳家住在28楼，

刚来燕郊时，她一直不会也不敢独自乘坐电梯，“不

想给孩子添麻烦，硬着头皮也得学，慢慢地也就学

会了”。

  年纪更大的刘氏夫妇至今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更

不懂什么叫刷码支付，出门购物仍选择现金支付。“外

孙女教过我很多次，但是我总是记不住，教来教去还

不如直接使用现金。”说着，刘老爷子拿出来一个盒子

打开，里面放着各种零钱硬币，“你看，这些都是我平

时攒下来的，为了买东西方便”。

  孤独，是这些老人遇到的第三个难题。

  与吴爱芳一样，陈璐在县城也同样没有什么朋

友。虽然陈璐不存在语言不通的问题，但平时也很少

与人来往。除了认识房东外，谁都不认识，偶尔跟同样

租房的邻居打声招呼便关上了房门。唯一与外部联系

的渠道便是自己的手机。

  “孤独是肯定的，孙子回来还能跟我说句话，平时

屋里就我一个人，连个声响都没有。”为了节约话费，

陈璐甚至连电话也不会轻易打。

  在北京生活的刘氏夫妇同样深感孤独，“只希望

外孙女今年能顺利考上研究生，我们老两口也能赶快

回家，这里一个熟人都没有，谁也不认识”。

心难安

担心体力精力不足成负担

  “害怕”“担忧”，是记者采访这些老人时，经常

听到的字眼。虽然为家庭、为晚辈付出了很多，但老

人们还是处处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担心自己的体

力、精力不济 ，没有帮上忙 ，反倒成了孩子们的

负担。

  为了让父母打发时间，女儿特意为他们买了一个

平板电脑，下载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电视剧。但为了

不打扰外孙女学习，刘老爷子从不敢放出声音，只看

画面，“我们只看到晚上8点，怕第二天起不来耽误做

早饭”。

  吴爱芳的儿媳是东北人，为照顾儿媳口味，她会

闲暇时看一些做饭的短视频。由于担心年幼的孙女玩

手机，她从来都是躲着孙女看手机，还不敢看太长时

间，“等把孙女哄睡着，我才能看一小会儿，一方面担

心把孙女吵醒，另一方面睡得太晚，第二天没精神做

家务”。

  一些老人坦言，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

了看孩子的“脸色”。原本住在河南农村的杨庆国（化

名）在老伴去世后，便搬到驻马店城里与女儿一起生

活。在接送孩子、干完家务之余，杨老爷子的唯一爱好

便是打麻将。“我女儿不喜欢我打麻将，一听到我打麻

将就会不高兴，久而久之我也就不去了。”无处可去的

杨老爷子闲暇时只能坐在家里发呆。

  每次跟儿子汇报孙子的近况时，陈璐总会有些紧

张。“要是孙子这次考得很好，我就会底气足一点，否

则总感觉我有责任，没有把孙子带好。”

  对老人们而言，更害怕自己成为拖累。

  杨庆国的身体不太好，今年年初突然中风，卧床

休息了近一个月。为了不给女儿添麻烦，杨老爷子刚

能下床活动便立即去附近超市买菜做饭，“人老了，就

不中用了。不说帮子女做点什么，只要不成为累赘就

知足了”。

  陈璐同样感慨：“得亏我身体硬朗，不然没人照顾

孙子不说，还得有人照顾我，儿子儿媳生活就更难

了。”

  在外地时间长了，有的老人很想家，而现实却很

无奈。

  “和孩子的父母相比，肯定是我陪孩子的时间更

长。不过孩子现在上学了，白天都在学校里。”谈到儿

子和媳妇每天忙工作，没有时间陪孩子，当下的日子

还要持续很久，吴爱芳的目光黯淡了不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

员伍海霞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及人口迁移

流动，诸多老年以亲代为寻求养老支持或帮助子女照

料幼儿，在经历留守后成为“老漂族”。

  伍海霞对记者说，“老漂族”的出现体现了我国

当代的家庭代际支持和代际关系的变迁，即已从传

统的以亲代为重心的父代权威转变为以为子代家庭

投入为重心的子代权威时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

国幼儿托育、儿童照料等方面的缺失和为老服务的

不完善。

怕生病

异地就医报销成一大难题

  这些漂在异乡的老人还有一个共同的担心———

怕生病。

  在采访过程中，多位“老漂族”向记者反映，自己

需要的一些药只能在老家医院凭医生处方开取，且每

次只能开一个月的药量，老人们年纪大，在异地时间

长，来回奔波不方便，医保卡购药、医药费报销成了最

大的一个难题。

  平时如果得了感冒等小病，吴爱芳会去社区医院

看病，而如果身体有状况需要进一步检查的话，她就

去大医院，偶尔也会去药店买点常用药，但不管是药

店、社区医院还是大医院，门诊费用的报销都让她感

到很复杂。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董磊明介绍说，随着我

国社会流动性的增强，流动人口中老人的数量越来越

多，必须从全国层面出台政策，才能保证这些老人能

够便利便捷地使用医保。实际上国家层面已经有相关

政策出台，问题是如何保证全面落实，即政策执行的

问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告诉记者，我国医

保基本是按照省份统筹的，老人异地就医相对较为困

难，虽然个别地区解决了老人异地医保报销问题，但

绝大多数地区仍然没有解决，随着流动人口中老年人

的增加，这个问题变的更加突出。

  “无论是老人出于无奈还是自愿去子女工作地生

活、给予子女代际支持或获得子女的养老支持，均会

出现老人异地就医难、适应异地生活、与现居住地的

社会融合难等问题。其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

下降，各种慢性病、重大疾病患病率增大，老人异地就

医、医药费报销更成为一大难题。”伍海霞认为，医疗

保障方面，应加快国家医保网络体系建设，早日实现

区域医保报销互联互通。

  伍海霞说，目前国家已有一些相应举措，如为解

决异地医保报销问题，规定了异地就医以就医地的医

保目录为准，将在一定诊疗过程中产生的目录内的药

品、诊疗项目、服务设施费用纳入报销，并以参保地的

政策为准，包括报销的起付线、报销比例、最高限

额等。

  记者注意到，2021年9月15日国家医保局颁布了

《关于开展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

点工作的通知》，将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

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5个群

众需求大、各地普遍开展的门诊慢特病纳入试点

范围。

  伍海霞认为，基于此，未来需加快省份间医保报

销网络体系建设，明晰省份间医保报销制度，实现异

地就医费用异地结算，在社区层面提高社区包容性，

为流动老年人做好异地医疗费用报销、养老保障跨区

域联网互通提供支持，争取将异地生活的老人纳入生

活地社区的医疗、照料和文娱等服务体系，在医疗、养

老服务等给予同当地户籍老人同等的服务和权益，为

“老漂族”解决后顾之忧。

  据新华社报道，针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政府近年

从国家层面到各省市都出台了不少实施办法。相关条

款从政务服务、交通出行、卫生保健、商业服务等方

面，细化了不同年龄阶段老人可享受的优待事项，政

策很好，但存在实际落地情况不好，有些政策成了“空

头支票”。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老漂族’想要享受本地优

质的公共服务，需要一定成本作支撑，毕竟每个地方

都不愿意担负额外的成本。”董磊明说，对来城市照顾

孩子的老人，应该享受同样的优惠政策，因为他们来

城市的社会性意义就是解放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子女，

释放他们的劳动力，以便他们能更好投入到城市生产

建设中，实际上这也是这些老人在间接地为当地发展

作贡献。

  董磊明说，中国的代际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年轻

人能轻装上阵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父母的到来、

支持，因为父母把年轻人养育下一代的担子接了过

去，老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十分辛劳，还作出了很大

的牺牲。

  对于一些老人因医保手续“迁也迁不过来”“续

也续不上”，日常就医、买药都成为麻烦的问题，陆

杰华分析：“之前我国医保的统筹是按照地市来，现

在基本达到了省级统筹，但医保还没有实现全国统

筹。一方面可能存在技术层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不

同省份的医保水平不同，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差

距较大，城乡差距更大，这是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

解决的根源所在。”

  “靠一个市一个省的力量难以突破，如果流动人

口相对较多的省份能逐渐与其他省份联手，在一定程

度上能缓解这个问题。如果能达到全国统筹，就能够

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但也要考虑体制、技术等各

方面的因素。”陆杰华说。

迷茫感

很多人没考虑过未来生活

  在问到未来生活的打算时，接受采访的“老漂族”

颇为迷茫。

  “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吴爱芳边择菜边说，等

到孙女再大点，不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她就回老家。

  由于自己没工作，没有退休金，基本生活支出全

靠儿子，在谈到回老家时，吴爱芳坦言，老家生活成本

较低，还可以帮儿子减少经济压力。

  “其实我对现在的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一家

人生活在一起团团圆圆的，比老家的那些常年见不

到孩子的老人已经幸福很多了。”吴爱芳说，村里大

部分年轻人都选择外出务工，常年不回家，很多老

人也想进城帮子女做点事情，都没有机会，“我应该

知足了”。

  刘老爷子年轻时是国企干部，基本生活有一定

保障，但面对未来生活，他同样没有过高期待。“吃

饱饭，穿暖衣就行了，还能怎么样呢？”刘老爷子说，

只要不给子女添麻烦，能照顾好自己和老伴，就满

足了。

  有过中风史的杨庆国谈到未来时显得较为焦虑，

坦言非常担心自己的身体，只希望以后身体能好一

点，趁着自己还能干，多给孩子做点事儿。

  “自我价值感是啥意思？我不懂，我们不讲那些

的。我就想着，只要儿子一家幸福就可以了。”陈

璐说。

  问及打算在外“漂”多久时，王燕的母亲说：“孩子

才上小学二年级，现在没人管，怎么也得待几年。”不

过她已经有了计划，等到孙女上了初中，不再需要人

经常照看了就回老家，她觉得自己不能适应北京的生

活方式，“这边的生活节奏太快，习惯不了”。

  在伍海霞看来，“老漂族”问题的产生源于区域社

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均等化不

足。目前，不同省区、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存在明

显的户籍分割现象，不同户籍身份群体可享受的公共

服务和社会保障权益存在差别。老年人流动到子女生

活地后受户籍限制难以被纳入流入地的医疗、老年人

福利体系，不能全面享受流入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

障。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家政策和省份之间的联动与

支持。

  “近年来，‘老漂族’数量不断增多，但整体对待

老龄工作的理念和体制还是只关注本地老年人，导

致外地老年人难以享受本地优惠政策。因此应当改

变工作理念，对老年人一视同仁，让老年人老有所

为。”陆杰华建议，各部门应当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要考虑相关老龄优待政策是否真正达到了预期的

效果，每年全国和各地制定的与老年人相关的法律

法规并不少，但并不是所有老年人对此都有所了

解、都能享受到，所以有关部门应该采取多种举措

来解决这一问题。

  “‘老漂族’漂得安心需要国家、社会、社区、家庭

和老年人个体共同努力。”伍海霞说，比如国家需要加

强户籍管理、医疗保障、幼儿托育等相关政策制度的

制定、调整和实施。

  她建议说，在户籍管理方面，进一步推进居住证

登记制度，放宽或简化直系血亲的入户政策，保障投

奔子女老年人的福利和权益。

  在幼儿托育方面，适应于三孩政策需求，出台公

共托育体系相关政策，加快公共托育体系的建设和监

管，为有需求家庭提供相应的幼儿托育服务，降低子

代家庭对老年亲代的幼儿照料依靠，降低老年亲代的

负担，降低“老漂族”的规模和数量。在社会层面为发

展幼儿托育体系营造良好环境。相关部门需要为幼儿

托育机构的选址、建设提供支持；注重幼儿托育服务

从业人员的培养与培训，保障服务质量。

  构建有利于老年人社会融入的制度和文化，提高

社会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包容性，降低老年人异地生活

的精神压力。

  “在家庭层面，代际间需要减少代沟，加深理解，

互敬友爱，构建和谐家庭代际关系，较好地实现养老

扶幼。”伍海霞说。

制图/李晓军  

  ● 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老人

在家庭中往往承担“带孩子，做家

务”的重任。其中，随着城镇化快速

推进、人口流动加速，越来越多的老

人为了照顾孩子背井离乡来到陌生

的城市，走进陌生的环境

  ● 老人们与子女共同生活，一

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资源，共同

应对养老和育幼的双重挑战；另一

方面，当一个随迁老人面临被“连根

拔起”的新生活时，家庭成员间的摩

擦和冲突很可能加剧

  ● 除了整天忙着带孩子、做家

务之外，语言不通、智能鸿沟、孤独、

异地就医报销难、担心自己体力精

力不够成家庭负担等，也是“老漂

族”无时无刻面临的问题

编者按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10月14日是重阳节，也是我国第9个法定“老年节”。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人。他们中，有的为支持儿女事业、照料孙辈，“候鸟式”

离家漂泊至陌生城市；有的因子女外出务工导致家庭“空巢化”，加之乡土情结重，留守

村庄；也有的因各种原因没有子女成为孤寡老人……他们的生存状态怎样，面临哪些

困难，如何实现“让所有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就上述问题深入一线采访，从今天起在法治经纬版推出系

列报道，敬请关注。

那些为照顾孩子背井离乡的老人们
“老漂族”生活现状调查：到他乡融入新生活不易


